
109年「用手思考課程」徵文比賽 

1 

 

我在大學的第一門課 

胡宇杰/國立臺灣大學/地質科學系準大一 

109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：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「出了洞口後，只見滿天的繁星閃耀光輝。」——但丁《神曲》〈地獄篇〉第十二章。 

  高中以前，我與臺灣絕大多數學生一樣，日夜都在為了單向的「吸收知識」而汲汲營

營。課堂上，國文、英文、數學輪番上陣；放學後，報紙、新聞、網路漫天飛舞。周遭的媒

體總是義正嚴詞地對我們說著看似理所當然的道理，但似乎從來沒人懷疑過：何者為真？何

者是假？ 

  當時的我總想：反正，跟著老師把課文釋義一字不漏裝進腦袋總不會犯錯；反正，順著

輿論風向飄盪絕不會撞上禁忌；反正，「擁有自己的思想」一直都只是個教育的口號，哲學

什麼的，長大有時間再說吧！ 

  時光荏苒，不知不覺地自己也便要踏入成年階段。原來學習就像爬山，上升到了一定高

度後便會發覺未知的星空更為深邃。那些曾經深信不疑的科學真理竟然也有被推翻的一天。

如果客觀的科學都會改變了，那麼政論節目中名嘴口中滔滔不絕的犀利言詞，會不會也同樣

有著被推翻的可能？ 

  申請上大學後，我開始思考課業以外的事物，像是政府的新政策是對是錯？街上公益團

體的理念會不會壓迫到另一種信仰？這時，我才發現原來我早已忘記要如何思考了。在網路

上趨近於無限的資料海中大家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我實在很難判斷哪一方比較正

確。 

  於是趁著暑假閒暇，我報名了夏季學院中由王冠生教授所授的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」

課程，準備為自己的思想添加養分，並在新生入學前提早了解大學的生活模式。最迫切的

是：開始學習獨立思考。 

  在課前，我閱讀了課程大綱上所有參考書目的篇章，對於將要討論的議題先有了第一層

的理論認識。課堂上，老師分析各種政治哲學議題，將看似紛亂的論點分門別類。原來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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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學這門學問並不是一條筆直的思考路線，而是像一張知識的網，能各自能向其他觀點提出

跨時空的對話。 

  此外，我覺得「討論」是這門課最精彩的部分。雖然小時候曾在網路平台上看過《正

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的系列演講，深深佩服主講人麥可．桑德爾（Michael J. Sandel）教授

的清晰邏輯，與哈佛學生對於議題的創意奇想。但是當我親自參與其中時，卻又是另一種不

同的經驗。大家在支持與反對的兩方中不斷攻防，一邊要將己方論點的漏洞補齊，一邊又要

對另一方的說詞提出質疑，這使得我開始有了多元的思考觀點。 

  比方說在哲學議題中赫赫有名的「電車問題」：一輛高速行駛的電車前方有著五名修路

工人，此時電車煞車失靈，身為鐵軌控制員的你，會不會為了避免悲劇發生而切換現行軌

道，改讓火車只犧牲另一條軌道上的一個人呢？ 

  雖然哲學問題並沒有絕對答案，但並不代表正反雙方無法對話。我在課程中學到最深刻

的事情就是「回應別人的論點」。針對他人的論點提出挑戰，避免雙方各說各話的無效溝

通。就拿上面提到的「電車問題」為例：如果你選擇切換軌道，那麼這會不會演變成一種變

相的多數暴力，也就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權益？如果選擇不切換軌道，那麼

如果軌道上不是五人，而是數十、甚至數百人時，我們是否還能堅持自己的立場？ 

  我認為現在臺灣政治紛亂的情況，起因便是人人只願意躲在同溫層中，不願意去理解、

傾聽對方的話語吧？如果所有公民都願意坐下來對談公共政策，是不是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

要的紛爭呢？ 

  在課程中我另外學到的事情是：哲學需要科學作為支撐。哲學雖然是科學之母，但討論

很可能因為個人價值觀的不同而淪為無效爭論。因此，我在期末報告主題〈訂做小孩是可被

允許的嗎？〉中另外引入生物學的觀點，讓自己的論點有著更堅強的客觀基礎。科學身為哲

學的衍伸物，在當代議題的討論中也可以做為哲學母親的靠山呢！ 

  雖然與同組同學常常在課堂中辯論得不可開交，但下課後還是會互相嘻笑聊天，雖然不

同意但我必須尊重他人，是我在課堂中學到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們這組甚至在最後一堂課結束

後，還一起前往臺大總圖前拍照留念呢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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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夏季學院的「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」課程，使我開始期待接下來大學四年的新生

活。未來希望我不再只是一味地從書本輸入知識，而是在吸收之餘，試圖創造更多價值。 

  「喝完那泉水後，準備隨時飛往那群星所在。」——但丁《神曲》〈煉獄篇〉最末章。 

 


